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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广均，1952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物理系。我国著名同位素分离专家，

曾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位素分离教研

组主任，1963年调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504厂，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供料

任务。1982年调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

工程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是如何进入到
工程物理专业领域的

我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

回民家庭。1948年夏天我刚读完高中二年

级，就以北京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

大学物理系。1952年我从物理系毕业后留

校教普通物理。1956年，清华大学根据国

家需要，决定成立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

养原子能方面的人才，从学校其他专业和

物理教研组抽调了一些教师，我就是其中

之一。

首任工物系系主任由学校党委副书记

何东昌同志兼任。他对工物系的筹建工作

抓得非常细致。我到工物系后，系里安排

我准备开一门原子核物理的课，我是学

习物理的，对这项工作兴趣还是很大的。

何东昌同志就派我们几个人去北大学习核

物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和刘迺泉、陈世

我与清华工程物理专业的情缘
〇刘广均（1952物理）口述

进了澳门清华校友会的建立。在回归以

后，有了一批澳门学生到北京清华大学读

书的毕业生，就改组了校友会。他们本来

都是澳门人，年青很有活力，我作为名誉

会长也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在特区行政

会成员廖泽云先生的邀请下，并在特区行

政长官何厚铧和现任特首崔世安的支持下

我离开了澳门大学，前来创建一所新的

私立的“澳门科技大学”，任创校校长。

这所学校当初是在一无所有的平地上创建

的，但是以高起点、高速度、高水平的精

神来创办的。2000年就开学上课，2002年

就建起了新校园。至今美丽的校园受到大

家的称赞。学院数目从4个发展到了7个，

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在校人数8000多人。与

澳门大学基本相等。

在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第一次向社

会人士颁授奖章和奖状时，何厚铧特首就

给我颁发了“荣誉奖状”，对我在澳门高

等教育界的工作作了肯定。

现在我已退下校长职位，原来一直担

任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2009年9

月又被委任为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至

今。澳科大希望我还能继续为澳门科技大

学进一步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将尽我的努

力再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出一份力。

今年清华电机系迎来80周年大庆。在

这喜庆的日子里，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的一

些领导和老师们，当年给我们的培养和教

诲，使我们受益匪浅，永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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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桂伟燮等同志骑着自行车去北大听课

时的情景。

1956年9月上旬，国家为培养一批核

工业人才，负责核工业的二机部选派了40

多名大学毕业生到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

进行为期两年的核工程专业的学习，这些

学生在校时没有学习过核物理。苏联方面

提出必须派一个中国教师随团辅导，主要

是辅导原子核物理和量子力学。二机部找

到清华，何东昌同志通过余兴坤找到我，

让我去做这个辅导老师。这批人在苏联莫

斯科动力学院被分成四个专业：反应堆、

同位素分离、金属物理、自动控制。这些

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核工业的骨干，其中

出了五个院士、两个副部长。

调我去做这个辅导老师，我是非常高

兴的。余兴坤通知我时说，何东昌同志的

意思是，你做辅导老师的同时还要学习一

门新专业，叫同位素分离。当时在国内，

什么是同位素分离大家都不清楚。组织上

让我去担任辅导老师，我自己一边辅导，

一边学习量子力学和核物理，我很愿意。

但同位素分离是工程学科,我在工程方面

一点基础都没有，因此我说，辅导的任务我

可以接受，学习这个专业我可能接受不了。

余兴坤将我的意思转告了何东昌同志。

当时要求留苏的这批人很快出发，

七八天后就走。余兴坤找过我后第二天，

何东昌同志就把我叫到他家。他动员我

说，建工程物理系，同位素分离专业很重

要，核工程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分离铀同

位素，工程物理系需要这个专业。我当时

还是没有答应。何东昌同志不愧为做思想

工作的专家。他说：你现在定不下来没有

关系，你去苏联先看一看，如果可以学，

就写信回来告诉我。

在留苏的日子里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我记得前后七八

天就上火车了。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之后，

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我经过了解发现同位

素分离这个专业确实非常重要,利用核能

和制造核武器都离不开铀同位素分离,我

就确定学习这个专业了。现在想起来,何

东昌同志真善于抓

住机会，二机部要

清华派一名辅导老

师，他就想到同时

学这个专业，又很

善于做思想工作。

我在苏联时都是将

信写给余兴坤，由

余兴坤转给何东昌

同志。在信里我说

我同意学习这个专

业，这件事就定下

来了,同时和二机部

2012年4月11日,校友总会、工物系、教育研究院有关同志在天津核工
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采访刘广均院士（左5）后留影。左6为校友总会理事钱
锡康，右2为校友总会研究室主任黄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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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将我也编入这个班当班长，并担任

党支部的学习委员。所以，我学习这个专

业与何东昌同志密切相关，和何东昌同志

重视这个专业有关。

何东昌同志抓系里的工作抓得非常

紧。我在苏联又是辅导老师，又是支部委

员，又是班长，这任务就不少了。系里还

让我考察苏联的其他大学，当时苏联搞核

的还有门捷列夫化工学院。这个学院核化

工专业多一些，系里让我到那里去看一

下,还让我国高教部开了介绍信。我拿着

介绍信到苏联的高教部转批了一下，就到

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实习了,质谱就是在那

里学习的。我在苏联期间，不只在莫斯科

动力学院，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了放射化

学，还在搞重水分离的卡尔波夫研究所实

习过。

何东昌同志一直很重视教学计划，学

习期间,让我找苏联老师请教怎么搞同位

素分离专业的教学计划。为此，我就找给

我们开同位素分离专业主课的老师，他是

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院的研究员。为了这

个任务，我几个周末都到他家里去请教。

他总是很晚才回家,回来后很累，就先坐

下来吃晚饭。他坐下之后的第一句话总是

说：“啊，我累了！先吃东西，先吃东

西。”吃完后喝会儿茶，一直到晚上10点

半左右，他有点歇过来了，说：“咱们

谈。”然后我们来到他的书房谈教学计

划。我去过他家多次，回清华后的教学计

划就是以在这里学到的东西为蓝本的。

系里希望我早点回来建设专业,所以

1958年5月，我的论文答辩完成就回国了

（大多数同学都是7月份结束）。我的爱

人谢慧琼是和我在苏联同班学习这个专业

的。因为我回清华工作，回国后二机部也

把她调到清华工物系工作了。

参加创建同位素分离专业

我不在国内时，同位素分离专业

（220专业）是余兴坤同志负责。220专业

刚成立时只有4个老师。我们回来后马上

就抽调物8班8个同学建这个专业。这8个

人是：梁尤能、应纯同、蒋同远、舒景

樟、肖承德、王嘉裕，张国华、毕福春

（张国华、毕褔春后调往二机部）。当时

工物系在化学馆四楼，整个面积就化学馆

四楼一层。建实验室就是我们这些人。我

一边讲课，一方面制订教学计划。1958年

夏天一直都在忙这些。“大跃进”以后大

家更是白天黑夜连着干了。实验室建得比

较快，大约用了三个月,实验室建好后,专

业也就正式成立了。梁尤能当时是党支部

书记，开始从清华和北航等学校抽调学

生。从1958年秋季学期学生就开始上课

了，建专业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在工物系我一共教过5个年级，在我

1963年3月去504厂之前，有三个年级的同

学已经先去了。我教过的0字班（原9字

班）、1字班、2字班分别于1960年、1961

年、1962年毕业，这些同学到504厂以后

为我国的核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

毕业的有：郭日开、郭松涛、陈维周、李

祚珍、孟浚、刘乔生、范时中、高金山

等，1961年毕业的有：忻鼎才、尹协锦、

王天赐、姚曼宝、谢光贤、王砚芳等，

1962年毕业的有：谢庄应、谢齐应、刘耀

弟、黄国华、陈伯荣等。还有一些工物系

其他专业的同学，如俞静澄、郑庆云、桂

祖琲、于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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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学生去的时候正是苏联专家撤退

时，各种事情特别多，他们很快就顶上去

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正赶上国家

三年困难时期，肉、蛋、奶都没有，一个

月大约是30斤粮食，生活很困难。504厂是

国防重点单位，国家在供应上还是重点保障

的，但还是有好多同学身体浮肿，可是大家

都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我的西部情结

为了加强核工业建设，中央、二机部

一再强调在人力上保障，尽量抽调一些专

业背景合适的人到这些单位去工作。1963

年春节前，何东昌同志找我到甲所,告诉

要调我到504厂去。他说，这是中央的意

见，各地调了很多人，清华也要抽调几个

人。我想，去504厂参加第一线的生产工

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离开清华、离

开北京，总归是有些不舍，但想到搞了这

么多年不就是为了得到浓缩铀产品吗，我

痛快地接受了组织的调动。

春节后我就到二机部报到了，先在二

机部看了一个月资料，3月份就到504厂

了。在这个过程中，何东昌给二机部提了

个条件，说我不能完全调走，还得在清华

兼课。意见带到后，我回来告诉何东昌同

志说，二机部同意。何东昌同志说，必须

有书面意见。我记得给我办书面手续的是

二机部人事处长张邵千和人事局长斯高，

书面意思是刘广均以后还在清华兼课。回

来我交给何东昌。他说，这封信要交人事处

存，否则，以后人事一变动就无根据了。可

见，何东昌同志办事是非常细致的。

我是1963年3月到504厂的，困难时期

基本过去了。我对西北特别的情结就是源

于那时。甘肃确实是“干”，干旱少雨，

一眼望去都是黄土，自然条件很差。我

为什么有西北情结，我在504厂待了将近

二十年，我在甘肃时到当地农村看过。老

乡种地就在群山环绕的一层层的高原平台

上，到老乡家一进去，土房子，半间屋子

是土炕，炕上只有一床棉絮，一家子人就

盖那一床被子。屋中只有一个没有上漆的

木条案，摆在条案上的装饰品就是两个空

酒瓶子，那就算是他们的花瓶了。喝的是

什么水呢，是冬天下的雪存在地窖里沉淀

后的水，老乡就吃这个水。每年下几次

雪，就扫存几次水。站在水窖边上往里一

看，里边蝎子、蜈蚣什么都有。有些人

家这样的水都没有。504厂由于在黄河边

上，条件好多了。只要离开黄河一点距离，

就是一片黄土。这些给我印象太深了，到现

在我还惦念着黄土高原的乡亲们。

我个人到504厂也跨了一大步。我以

前是学理论的，从我在校学习的东西到讲

220专业课，已经迈了一步，再到工厂去

将书本知识变成实际应用又是一大步。清

华前面去的同学也帮了我很多忙，他们是

我的学生，我也拜他们为师。当时给我的

职务是副总工艺师兼中央实验室主任。工

艺师就是搞分离的，原料进入生产线，通

过一定的流程，出来合格的产品。中央实

验室用不同的方法分析出来的产品是否合

格。504厂机器有很多台，要通过各方面

的控制让它运行正常，要摸索这个过程。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主工艺的正常运行，出

来合格的产品。我去后正是开始启动机器

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努力拼搏，终于

在1964年1月14日取得合格的高浓缩铀产

品。以后怎样安全运行，怎样提高产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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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也都提上了日程。

工厂和研究单位有许多不同，在学校

和研究院做事情有一个实验的过程，可以

一次性不成功。在工厂出来的产品必须是

合格的。工作特点就是硬碰硬，实践性特

别强。在学校组织同学讨论的时候，大家

常常会说，结果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在

工厂不行，做一件事情是要签字的，是不

能出差错的。在工厂集体智慧很重要。在

工厂一个人很难将各个环节都搞清楚，集

中大家的智慧就可以将各个事情搞得比较

清楚，才便于正确决策。

何东昌同志和我们一起
在教研组复习笔记

何东昌同志建系功劳很大，建我们专

业功劳也非常大。他特别支持这个专业。

1959年和苏联关系还没有破裂的时候，有

一个苏联专家是二机部的总顾问，何东昌

从二机部把这个专家请到清华来讲同位素

分离课。何东昌自己也亲自来听苏联专家

讲课。那时保密很严，听课笔记本不能带

出教室，笔记本上课时记录，下课要交回

保密室。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包括何东昌

在内。看笔记必须在工物系老系馆的220

教研室里，那里专门有一个保密室。晚上

想要复习，必须再登记，看完后再交回。

有一次，我看到何东昌也在那里看。他那

时是校党委副书记了，还是系主任，他不

但听课，还抽时间复习笔记，所以他对分

离专业是非常支持的。何东昌在领导上起

主要作用，业务上主要是余兴坤在抓，余

兴坤的助手是梁尤能。我主要是抓教学，

安排课程、教学计划等。

何东昌的教育思想和蒋南翔教育思想

是一致的，他倡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当时国家倡导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教学要有教学计划，同时要搞科研，向科

学进军，还有生产，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在“大跃进”的这段时间，教学受

到一些冲击，我向何东昌同志反映了这些

情况，他明确地指出：要有相对稳定的教

学计划。

在清华读书的一件趣事

老清华有严格的教学传统。记得在清

华第一次走进普通物理实验室，助教老师

已经把仪器摆好了，实验讲义也放好了，

要求按照讲义自己做。讲义上的要求我

看懂了，按照要求也做完了。在做实验的

时候，自己就拿了一张纸，将实测的数随

便写在上面了。当时的助教就是现在的李

德平院士。他在物理系比我高四届，我

上大一时，他刚毕业当助教。临到我们

要出实验室，他坐在实验室门口，我要

出门时，他问我：你实验做完了吗？我

说做完了。他说你的“data”呢？我说什

么是“data”？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

知道什么是“data”，现在叫数据，那时

还没有译名，他想了半天说，“data”就

是“data”，我还是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

思。后来，他说，就是你记的那些数。我

就把这张纸给了他。我没有画表格，乱

七八糟记了一大堆。他眉头一皱说：这是

什么？把我训了一顿说：你下次可不能这

样啦！所以说，清华要求学生是很严格

的。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也保留了这个严

谨的传统。

刘广钧口述，黄文辉采访整理，2012

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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